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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璞玉，必琢磨之后方成大器。画坛同辈中成大器者，当首推卢沉、周

思聪二君。余与卢沉（炳炎）为同年同窗，比思聪稍长。数十载过往甚密，不

计胡越之隔或风雨之袭，友情弥笃。于艺术亦引为知己同道。况人生历尽坎

坷艰辛后，方悟峰高无坦途之至理。所惜者，二君正当向艺术峰巅攀登之盛

年，遽尔先后罹病，相继过早离世，令画坛少长无比震悼。浩叹上苍何其不

公也！

盖二君琴瑟相扶，互勉互策，长短相补，卢之坚实朴厚老到，周之灵动

高韵雅趣。合作《矿工图》等系列巨制宏构，皆传世之圭璧也。思聪后期之

作，尤为超逸。常借托彝女之生息劳作，山川烟云之变幻无穷，幽塘秋荷之

静谧清净，升华为至高妙境，寄以人类母性慈爱温婉、宽怀博大、悲悯生灵

之永恒精神。

半世纪以来，中国画于表现人物之领域中，卢周二君开辟新境，当是佼

佼领先者，影响至广、至深、至远。国中人物画重要作者，都曾得二师之指

拨导引。然对卢周二君整个艺术，过去虽有诸多图书出版，亦有大小不同展

览，但对其在近代中国美术史上之重要价值，似尚未有全面理论阐述与学术

定位。在时下市场炒作的催化下，艺术创作流于浮躁化、庸俗化、样式化。

艺术创作堕落为商品制作的做法泛滥成风、尘嚣迷漫，遮蔽了艺术之真谛与

人性精神内美之光芒。因而本次“沉思墨境”纪念展更突显其重要而又及时

之历史意义。

卢周二君一生保持质朴、率真、磊落、谦抑、平易与包容之本色，绝不随

从流俗。自重自尊，鄙薄名利，恬淡自适。卢周二君并非中天耀炫之日月，而

是苍穹之明星，当我们仰望无际夜空满目繁星之刻，定能发现两颗晶亮相依

之星——那就是他与她！

庚寅元宵节于温哥华与可轩  朱乃正

前 
 
 

言



【清洁工人的怀念】   152cm×110cm   1977年   卢沉、周思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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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沉、周思聪夫妇的作品要在美术馆和大家见面了，

本来这样的联展应该是在他们生前举办的，现在由他们的

朋友和家人张罗这个遗作展，大家的心情可想而知。作为

他们的朋友和同事，想说的话很多，一时很难把自己的思

绪理顺，就说一点对他们创新探索的认识吧！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深感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他们

的艺术追求，和我们社会前进的步伐是一致的。不，更准确

地说，是走在社会前面的。他们的思想很开放，对中国的社

会问题、对当代中国艺术、对中国画的革新，有自己的独立

见解，不随波逐流。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作品的内容坚持反

映中国苦难的历史，描写下层劳苦人民的形象，肯定他们的

尊严和心灵的自由，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富有人性和

人文精神。变革的社会现实和他们的艺术创作，有时使他

们高兴，有时使他们不满足，由此产生的快乐和苦恼又驱

使他们去东寻西找，上下求索。

卢沉和周思聪是属于在上个世纪50年代接受过革命

教育和“思想改造”的一代人，他们以一颗赤诚的心，希

望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效劳新时代，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

纲和政治挂帅的年代，他们也忠心耿耿地用艺术为当时的

意识形态和政治服务。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他们凭自己的

天资和悟性，更关注艺术创造的规律和原理。他们被灌输

最多的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家要从现实生活中吸收营

养，要重视写生……这些对他们的艺术创造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在技巧上，他们最早接受的是中西融合型的教育，以

素描造型为基础，传统中国画的写意观念和技法，包括笔

墨语言，在学习中不占重要位置。人物形象真实性与生动性

回忆与怀念
——对卢沉、周思聪创新探索的一些认识
文/邵大箴 

的要求是第一位的，至于用什么手段达到真实与生动，考

虑得还不多。他们虽然接受了中国画线造型的观念和笔墨

技巧以及意境说的教育，但没有深切的体会，在实践上做

这样的追求还仅仅是开始。但他们在学院中受蒋兆和先生

的人物画影响很大，蒋先生在教学中已经向学生系统传授

传统人物画的技巧，尤其是运用线来造型的方法。周思聪

回忆说那时的她：“虽说是由附中考上来的，但对于中国画

的用线造型却是陌生的，真可说是冥顽不悟，总也理解不

到紧要之处。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亲笔示范，直到我有所

领略。”（《没有墓碑，没有悼文》，载《美术研究》，1986年

第3期）此外，叶浅予和黄胄先生的速写，对他们影响非常

之大。卢沉多次对我说过：“黄胄对当代中国画的创作起了

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很多人都受他的影响。现在大家对

他的评价还远远不够。”他们的成名之作，卢沉的《机车大

夫》(1964年)和周思聪1959年在维也纳获奖的《颐和园风

景写生》，虽有笔墨，但基本上以人物形象(《机车大夫》)

和写景的生动(《颐和园风景写生》)取胜。1977年他们共同

创作的《清洁工人的怀念》，在笔墨造型上已比以前有所重

视。总之，人物造型的准确和生动，构思的含蓄和构图的巧

妙，使他们在1978年之前就受到画界的关注。而1979年周

思聪创作的《人民和总理》，更是周思聪艺术革新过程中

的重要作品。“这是思聪创作道路上一个转折点，从此摆

脱了单一的人物画创作模式……”(卢沉：《从写实、表现到

抒情——一个天才画家的勤奋足迹》，载《卢沉、周思聪文

集》，朱乃正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显然，这件作

品在某些方面也反映了卢沉的艺术追求。

「专论」

China Paint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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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使卢沉、

周思聪精神振奋。卢沉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外艺术资讯，

对西方林林总总的现代派艺术尤感兴趣，用如饥似渴来形

容他当时的心情毫不过分。卢沉从我那里就借过多本西方

现代派画册翻阅，力求从中找到他们可以吸收的新观念和

新技巧。1980年，他们开始创作由卢沉早在1966年就酝酿

构思并初步构图的，描写以旧社会矿工史为主线的作品，即

后来的《矿工图》。此画创作受日本艺术家丸木夫妇《原爆

图》的启发是明显的，但这丝毫不影响它具有的独立创新

品格。从这幅画开始，周思聪摆脱了素描造型的束缚，探索

运用新的构成、抽象、分割、并置、拼贴、重叠等手法来进

行创作，打破了单一的时空观念，“开创了水墨人物画从写

实性走向表现的一代新风”。(卢沉语，同上) 

进入80年代中期，当李小山发表中国画穷途末路的理

论时，卢沉和周思聪是表示赞同的，反映了他们对当时中国

画现状的不满和对艺术革新的期待。同样，对“85”新潮美

术，在开头两年，他们也取支持态度。卢沉回忆说，受这种

思潮的影响，周思聪“也画过几张致力于形式探索的画。有

的模仿立体主义手法，强调平面分割；有的借鉴汉画砖拓

片效果。这一类画后来卷起来，收在画夹里，再也没有拿出

来过。显然，思聪并不看好这些作品。”（卢沉语）这时，他

们希望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儿童画、民间艺术和非专业画

家的创作来革新中国画。他们对儿童画一直抱有浓厚的兴

趣，赞赏儿童绘画感情的率真和手法的自由。卢沉对一些

有艺术才能的业余美术家的创作热情扶植和倍加赞赏，竭

力帮助他们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举办展览，用收藏他们

作品的方法给予经济支持。与此同时，他们继续攻书法、临

碑帖，体味书法奥妙以及与至友(如朱乃正等)交流，书法的

理论修养与实践能力有很大的提高。不用说，他们清楚地

意识到，讲究笔墨的文人画也是他们用来创新国画的重要

资源。可以看出，在构成和抽象法的运用中，他们很重视笔

线的力量，虽然这两者之间的融合有着相当大的难度，但

他们似乎要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开辟一条水墨革新之

路。

1987年，卢沉在学院举办水墨构成班，并聘请周思聪

一起共同进行教学。那时，他专门拜访吴冠中和崔子范先

生，向他们请教绘画构成原理，还和我讨论过保罗·克利

的艺术。卢沉的中心想法是，要在创作中摆脱摹拟客观的

造型方法，充分发挥创作者的自由想象力和创造性，但这

种想象力和创造性又不是无边无际和难以捉摸的，在绘

画上有法可循，那就是在平面上讲点线面的构成原理。卢

沉多次向我表达过这样的意思，那就是中国画的艺术语言

要具有现代感，赋予其构成的意味是必要的途径。他开始

探求用笔线和墨的块面组合来造成有构成感的画面，他认

为用这种方法创作的中国画，既不同于传统的文人画的样

式，也有异于中西融合体的中国画。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在

1990年创作了《清明》这幅可以称之为构成法的代表作。作

品先展出于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央美术学院40周年校

庆教师作品展”，后陈列于深圳美术馆主办的“国际水墨双

年展”。对这件作品画界反应不一，赞赏者有之，不解和质

疑的居多，但大家都赞赏他的创新精神。卢沉表面上不在

乎别人的不同意见，但我从他的言谈和表情中，觉察到他

内心很期待大家的理解。由于了解他创作这幅画的初衷，

对他的构成语言我采取了默认态度。直到几年之后，有一次

他请我和袁运生到他平西府乡间别墅聚会时，才向他表露

对他在创作中运用构成法的不同看法。我和袁运生都发表

卢沉20世纪70年代在大渔岛体验生活

卢沉、周思聪1979年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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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致相似的意见，那就是传统国画章法中有自己的语言

系统，在笔墨中包含了形的构成的原理而不像西画显露于

外，用西方构成原理创作中国画，增加了设计因素，但会导

致笔墨，特别是笔线韵律和趣味的削弱。对我们的看法，卢

沉做了一些解释，但不像以前那样坚持自己的观点了。在他

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我觉得他仍在思考素描、构成与笔墨

的问题。晚年，他创作了大量描写北京市民日常悠闲生活的

小品，笔墨的成分越来越加重，构成的因素越来越减弱。

他是不是有新的打算？在病故前两年，他把平西府寓所中

的画室收拾得干干净净，并对我说，他准备画些大的创作

了。可惜，天不假年……

在《矿工图》之后，周思聪经历了“85”新潮的洗礼，

开始受风湿病的折磨，在艺术思想上比卢沉平静、沉稳，

虽仍关注形式语言的构成性和抽象性，但她似乎更关注用

多种绘画手段创造意境，更重视绘画语言的整体性与单纯

性，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画境和语言意韵的创造上。她的“彝

族劳动妇女系列”和“荷花系列”代表了她晚年艺术创造

的成果，也为大家示范了中国画创新的方向，全面展示了她

作为艺术大家的风度。周思聪何以有如此表现？对此，卢沉

有精辟的分析，说她具备大画家不可缺少的天才、勤奋和

修养三个条件，说她有非凡的艺术悟性。

直面社会现实，关注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力图用自

己的艺术推动社会的进步，用真挚的感情从事艺术创造

……对卢沉、周思聪来说是深入骨髓的认识，从来没有动

摇过。正是这些坚定不移的艺术观，形成他们艺术创作最

珍贵的品格。至于一度困扰他们的中国人物画的创新问题，

他们之所以那样关注和投入，因为在他们看来，素描造型

的单一模式影响了中国画的发展。这不仅是他们的认识，也

是许多从事中国画创作同行们的共同苦恼。诚然，就卢沉、

周思聪来说，他们之所以在同辈中脱颖而出，首先得益于素

描与速写技巧的严谨和扎实，得益于写生的真实与生动。

我以为他们是在这个基础上钻研传统，发挥和完善线造型

能力，从而达到了新的艺术高度的。他们对素描造型的否

定，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其革新精神和取得的成果也是

令人赞佩的。但实事求是地说，素描造型和写生能力作为

他们修养的重要部分，也是他们能进行革新中国画不可或

缺的资本。对这个问题，我知道大家至今很难统一看法，大

概也不需要有统一的看法。这是一个涉及理论与实践的学

术问题，不宜在这里展开，就此打住！

仅以此文，作为对卢沉、周思聪的深切怀念！

2010年清明时节于慧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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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们和卢沉一起送别年仅57岁的周思聪；两

年前，我们又送走了不到70岁的卢沉！当我提笔写这篇序

文，浮现于脑海的首先是他们的音容笑貌，是大家在一起

的那些记忆。在卢、周伉俪的白塔寺、帅府园家中，在叶浅

予师生艺术行路团南游途中，在平西府画室，在第六医院

和北大医院⋯⋯我们一起看画，聊人生，谈艺术的情景还

历历在目。卢沉的激情谈论，思聪带着倦容的淡淡微笑，总

是伴随着那些难忘的记忆。

但故人毕竟是去了。黄鹤西飞，空余怅惘。

在画坛，卢沉、周思聪的“志同道合”，“和谐、默

契”
①
是众所周知的。他们都毕业于中央美院，接受过严格

的素描训练，拥有很强的写实造型能力，是新中国时期成

长的一代画家中的佼佼者。卢沉始终任教于母校，思聪始

终任职于北京画院。卢沉桃李满天下；思聪作品誉满中外。

卢沉大智若愚，善于把感性经验理性化，是一位有独立见

解、功力深厚、勇于探索和开拓的教授兼画家；思聪深秀

于内，善于把主观情愫和心灵感应化为绘画，是一位人格

高尚、追求执著，留下了诸多不朽作品的艺术天才。

卢沉的成名作《机车大夫》（1964年），描绘了一组修

理机车的工人观看机车开走的情景。这里有老工人、年轻

工人、技术人员，有的站、有的蹲、有的扶锤、有的抽烟，但

都欣喜地看着开走的机车。他们一字排开，紧凑而又错落。

人物姿态没有过分的夸张，甚至透露出性格的不同，但都

近乎一样的微笑着，以显示工人阶级的骄傲和自信——这

正是那个历史阶段人物画的时代特点。作品主要用水墨画

成，但背景机车的轮子染了大红色，这红色既表现了一种真

创造是一种幸福

——卢沉、周思聪画集序
文/郎绍君 

实，又有一定的寓意性。《机车大夫》风格凝重而朴实，充

分显示了画家结构画面、塑造形象和驾驭笔墨的能力，发

表后获得了广泛好评。但不久，中央美院师生下乡参加“四

清”，继而是“文革”，作为教师的卢沉长期被下放劳动，紧

接着又患了病，《机车大夫》竟成为卢沉写实人物画创作的

绝响。

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后，卢沉再次活跃起来。首先是

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画教育和创作的反思。他第一个

在中央美院提出中国画教学“要从抄摹对象中解放出来”，

提出“造型是感情的产物，而不是理性的产物”，“要多

往速写里走，不要往体面上靠”，“国画要平面，平中有内

容”等。其矛头所指是以写实主义为旗号的中国画教学与

创作的弊端。如何“从抄摹对象中解放出来”呢？他提出要

把“创造意识贯穿在整个基础教学之中”，“学习研究西

方现代艺术”，用“融合中西，在现代的基础上发展”的体

系代替“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的体系。
②
为了实施这些主

张，他增设了“技巧与制作”、“色彩构成”、“水墨构成”

和“书法篆刻”课程，以求在弱化写生训练的同时，强化

对形式法则的研究学习，启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此

外，他还提出“艺术的功能，审美是第一位的”、“要变形，

但反对变形的滥用”、“过去我们的教学太迷信写生了”、

“要远亲配交”、“笔墨上讲传统，造型上讲现代感”等一

系列有强烈针对性的观点。他的教学和主张在中央美院和

有关院校造成了震动和影响。他的学生，编辑《卢沉论水墨

画》的刘继潮说：“当卢沉先生第一次给美院国画系进修

班授课时，同学们猛然听到关于绘画的许多新鲜而独到的

「专论」

China Painting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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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墨（尤其笔线）；四、诗（文）、书、画一体。这些都反

映出画家对传统绘画的留恋和倾斜。

卢沉的主张和探索实践，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画的开放

性，但他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开放性与中国画传统、

中国画语言之间的矛盾。他放弃了写实方式，追求构成、变

形、拓印，晚年的回归倾向恰与这种思考的矛盾性相表里。

也许可以说，卢沉即想与实践的开放性、矛盾性，从一个特

殊角度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复杂性、激烈性和两难

处境，他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是一份极有意义的遗产。

与卢沉相比，周思聪是一个更纯粹的艺术家。她没有

卢沉那样的教学身份和经历，也没有卢沉那样的理性思

考，她凭着自己的感性经验作画，因而没有卢沉那样的内

在矛盾。我在《周思聪的绘画历程》一文中，把她的艺术道

路分为七个段落，即“启蒙”（约1946—1954年）、“一个

出色的学生”（1955—1963年）、“向工农兵学习”（1963—

1972年）、“画革命画”（1973—1976年）、“精神解放以后”

（1977—1983年）、“探索与思索”（1984—1986年）、“渴

望自然、渴望生命”（1987—1996年）。单就创作而言，则以

1977年为界，概括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她创作了《周

总理和纺织女工》、《长白青松》、《山区新路》、《抗震小

学》、《清洁工人的怀念》、《人民和总理》等；第二阶段，

她创作了《矿工图》组画、《彝族女子系列》、《广岛风景》、

《裱画作坊》、《85画人体》、《荷花系列》等。其中《人民

和总理》、《矿工图》、《85画人体》、《彝族女子系列》、

《荷花系列》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⑧
卢沉的影响主要是在

思想方面，周思聪的影响主要在创作上。

《清洁工人的怀念》和《人民和总理》都以怀念周恩

来总理为主题，画中充满了一种由衷的悲情，这种悲情的背

景，是对“文革”的伤痛记忆和对这种记忆的反思。这两件

作品偏重对形象的真实刻画，是周思聪写实型作品的代表

作。随后的《矿工图》组画，她在写实的基础上引入变形、

空间分割和拼贴，强化受难者外貌、精神形象和工作环境

的真实塑造，也突出和释放了画家压抑很久的哀愤。这标

志着周思聪在艺术上的转折；开始游离既往的写实模式，

探索能够更真实地表现外在世界，也能够更真率地表现个

人内在世界的新形式。《彝族女子系列》泛指描绘彝族妇

女生活的诸多作品，始于1981年作者的四川大凉山之行，断

续画了十多年，是思聪在新时期所画最多的人物题材。画

面多描写彝族青年女子日常的生活，如拾柴、负重、收获、

见解时，都被极大地震动了。观念的改变，使我们很快摆脱

20世纪70年代水墨人物画流行画法的影响。”
③
卢沉带的

研究生如朱振庚、王彦萍、武艺等，都以大胆借鉴西方现

代艺术和大胆创新著名。概言之，他的教学思想和改革探

索，大大动摇了中央美院中国画教学的写实主义主流传统，

使它趋向开放与多元。不必讳言，卢沉的思考与探索也带来

了新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他提出的中国画“在现代的基础

上发展”就是一个解释不清的口号。他说：“我说的‘现代

基础’，既包括几千年的国粹和近几十年来中西结合的‘新

国画’，也包括全人类业已创造的文化财富，包括那些我们

正在接触、学习、研究还不大理解的东西。”
④
这种解释不

仅失之空泛，也忽略了中国画的特性，忽略了它在形式语言

上的特殊“基础”。对于中国画来讲，“在传统的基础上发

展”这一说法并没有错，以传统为基础但不排斥对外借鉴，

这是业已被中国画的历史所证明的正确道路。卢沉自己是

矛盾的，当他说“现代为基础”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对西方

现代艺术的借鉴，是超越“画种的界限，民族的界限，地域

的界限”
⑤
的，是强调现代构成的，“不要有程式”的，甚至

说“中国画发展不在笔墨上，而在造型、构图、色彩上。”
⑥

但当他谈及水墨画的特点时，他又强调“以线造型”、“以

水墨为主”、“写意而不写实”、“讲究笔墨趣味”和“以书

入画。”
⑦
对于这种矛盾性，他似乎没有自觉的意识。

繁重的教学任务以及对教学问题的专心探讨，占据

了卢沉的大部分时间。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的教学负担

稍轻，周思聪又病到了，他始终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平静的

心情作画。尽管如此，他还是创作了《月光如水照缁衣》

（1978年）、《草原夜月》（与周思聪合作，1984年）、《塞

上竞技图》（1985年）、《清明》（1990年）、《风雨近重阳》

（1992年）、《苍穹》（1998年）、《斜阳》（2000年）、《广

场》（2000年）等探索性作品。这些作品以变形、平面构

成、水墨拓印的方法来绘画人物，几乎完全放弃了《机车大

夫》式的写实风格。对此，人们评价不一。不过，卢沉这一

时期所画最多的，还是以传统勾勒为主、讲究笔墨趣味的

作品，如各种醉酒人物和城市人物。在理性上，他重视各类

新探索；在趣味上，他留恋笔墨形式，而无论理想还是趣

味，都远离了写实性描绘。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传统风格的

作品占据了绝大多数。我在1995年出版的《卢沉水墨人物

画集・序》中，从四个方面概括了其水墨人物的特点：一、多

取材于古今人的休闲生活；二、追求幽默感；三、有力有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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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果、放牧、闲坐、幽会、踏歌等。在这些作品里，劳作的

沉重感、美感与自然环境的美融为一体，绘画风格则“由

《矿工图》的激动、沉郁、疾痛演变为平静的忧郁和淡泊，

由海啸般悲愤的控诉变为苦涩的清寂歌吟。”
⑨
这是一种

“忧隽的淡泊”，与其说它源于彝族人的生活情状，不如说

源于画家的内心感受与渴望，当然它最后落实在简练宁静

的人物形象和淡而涩的笔墨上。这是周思聪的个性、人生

体验和绘画经验的结晶，在她晚期人物画创作中占有最重

要的位置。

1985年，周思聪在中央美院兼课，在课堂上用圆珠笔

和铅笔画了一些略有夸张变形的女人体，受到青年学生的

喜爱和欢迎，流传开去，一度成为许多人体画的风格范本。

对这批人体画，我作过这样的概括：“她赋予作品质朴乃

至粗糙的美感，避免典雅化与甜俗化，宁笨重勿玲珑，宁拙

稚勿巧媚，宁丑勿俊美⋯⋯造型、笔线和姿态都传达着生

命历程的沉重和艰辛。”“作品超越了官能刺激而直抵精

神领域，单纯的裸体揭示了流逝着的生命，和这种流逝不

可挽回的悲剧性。”
⑩
这批作品画在很小的卡纸上，很少展

览。但它们既有形式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价值，有助于我们

理解周思聪的艺术历程和内心世界。

1985年后，周思聪始终生活在严重类风湿的病痛之

中。在足不能出户、手难以握管的境遇中，她渴望重返大自

然，经常驱动着变了形的关节执笔作画，陆陆续续画了许

多荷花和山水风景小品。这些作品尺幅不大，大都随意泼

写，其中以雨荷、秋荷为多，湿润幽寂。画时适当用矾水，

把笔墨与肌理融为一体，她不是像古人那样强调对荷花的

近距离刻画，表现它“出淤泥而不染”的妍美，而是将它们

安排在一定距离之中，突出荷塘或清幽、或迷离的气氛和

情境。更确切地说，这是画家因渴望自然而对自然的一种想

象和再造——在体验了人生悲喜、生命内蕴之后对自然的

想象性观照。这观照充溢着爱与感伤，如我在《寄至味于

淡泊——周思聪作品的内涵与风格》一文所说：“《彝族女

子系列》对人生的淡淡咀嚼，在荷花中悄悄继续着，其味更

淡，且罩了一层雾气般抒情的忧郁。凋残和生机、寂寞和热

情、愁思和愉悦交织在一起，融化成墨、色、景、象。这是

单纯又丰富、直抒心曲又不带杂质的美。画家的创造力在

疾病中变得更富敏感性，更纯粹了。”

上面说过，在新时期，周思聪没有卢沉那样的内在矛

盾，所以她的创作更多，也更统一和自然。但这不意味着周

卢沉、周思聪1979年与友人合影

卢沉1977年于内蒙古

卢沉、周思聪1979年与友人同游黄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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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聪没有理性的思考和思想的转折。成长于20世纪五六十

年代，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都经历了反思与转折，所

不同的只是转折的方式与程度不同罢了。周思聪始终关注

着社会和文化艺术的大变革，并且有着自己毫不含糊的立

场与态度。1986年，她能以全票当选中国美协副主席，除

了女性这一条件之外，凭的完全是她的高尚人品和艺术成

就——她的朴与真、诚与善、刚与正，她的鲜明爱憎，她作

品的广泛影响等。对于一系列社会和艺术问题的反思，她

和卢沉是一致或接近的，但对于自己画什么、如何画，彼此

的选择和态度却和而不同。如前面谈及的，卢沉的选择多

出于理性诉求（我应当这样画，这样画才新、才对），周思

聪的选择则多出于感性诉求（我喜欢这样画，这样画才合

心、适意）。这从她的自述也能得到证实——“画画的事，

常常是只可能意会不能言传”，“我相信自己感悟到的一

切”， “我觉得艺术表现形式，它都是感情的需要，并不

是说我想追求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来了”， “用自己的艺

术语言表现了自己的感情，而又被一部分人理解，是最令人

激动的了。”14艺术思想主要是在心理、情感层面进行的，

即如何用个性化的视觉语言形式表达人类的情感与心理，

这也正是说“周思聪是更纯粹的艺术家”的理由。

格调是理解中国画品质的一把钥匙。15年前，我在《周

思聪画集・序》中写过一段话：“思聪作品的一大特点是格

调高。如果说风格是艺术家把握世界的一种态度和方式，

格调就是对这种态度和把握方式的价值判断。人们可以勉

强说风格各有千秋，却必须承认格调有高下。换言之，格调

是透过形式风格折射出来的艺术趣味的等级形态，其根源

则是一种人格价值和品位——寓于美中的真善程度和形式

化的精神品位。在中国艺术界，格调是判定雅俗优劣和最

终价值的根本尺度。周思聪的作品，尤其《矿工图》之后的

作品，都是其质朴朴、其气清清，正和她的正直、真诚、朴

实的人品相表里。”“高格调及支撑它的高人品，这是当代

中国画多么需要的啊！”
15
我至今仍坚持这一看法。

卢沉、周思聪都是生活简朴、淡泊名利、全身心热爱

并投入艺术事业的人。“怀着真情实感去创作是一种幸

福”——思聪这句话，表达了他们共同的幸福观和人生理

想。和热衷于借力、造势、包装、经营的现代艺术明星相

比，他们是甘愿以苦为乐的“傻子”。然而这些“傻子”，才

是中国艺术的脊梁。

周思聪在美院听高亚光老师讲课

1986年，周思聪在深圳美术节上与舒传曦（左一）、石虎（左二）等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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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8日于南望北顾楼

注释：

①周思聪《自传》，《周思聪纪念文集》第16页。荣宝斋出版

社，1996年。

②《卢沉论水墨画》，第16页、19页、59页、77页。刘继潮整理编

辑，安徽美术出版社，1990年。

③刘继潮《<卢沉论水墨画>后记》，《卢沉论水墨画》第102

页。

④同上书，第77页。

⑤同上书，第85页。

⑥同上书，第33页。

⑦同上书，第43页。

⑧郎绍君《周思聪的绘画历程》，《周思聪画集》第3—9页。荣

宝斋出版社，1996年。

⑨郎绍君《寄至味于淡泊——周思聪作品的内涵与风格》，香

港《美术家》第79期，1991年。

⑩同上引。

11同上引。

12周思聪《幸运的选择》，《周思聪纪念文集》第16页。

13周思聪《谈<矿工图>的形式语言》，《周思聪纪念文集》第

18页。

14周思聪《思绪录——山东讲学提纲》，《周思聪纪念文集》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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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正月初二（2004年1月23日），接老友樊杰电话，言

卢沉先生于晨七时三十二分平静地走了。近几年少有的鞭炮

声没有惊扰他的魂灵，在此前一周已经失去了知觉的他就

一直没有醒来，是天公安排这位苦恋着人生的艺术家又过

了一个人间的春节。此时，距周思聪去世整整八年。

正月初四上午，与友朋同去先生的平西府故居吊唁。

客厅内设有简朴的灵堂，圣洁的百合花簇拥着他的一幅黑

白照片——头发与一字胡须黑得如同重墨，就如同他的为

人。

同窗老友朱乃正挽联曰：“心底清澄见率真，笔端黑

白自分明”最是传神。照片中的他依然在“尘楼”里笑看尘

世，仿佛正与你倾谈中国现代水墨人物画。

卢沉为人爱憎分明、心底透明，治艺亦观点明朗，目标

明确。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是享有大名的杰出的中年画

墨海中一枝青莲

——卢沉及其水墨人物画略记
文/刘曦林 

家，他不满足业已取得的成就，曾感慨地说：“至今为止，我

只有失败的记录，失败的经验使我不敢轻信。即使能到古稀

之年，也只有十几年可供奋斗，‘书生老去，功名未就’，难

免有些忧虑。”卢沉确是在忧虑中度过了这最后的十几年，

他自己的病体、比他更重的思聪的病、思聪的早去以及对事

业的追求，像一座座山似地压在这位男子汉的肩上，竟使他

在69岁未及古稀之年放下画笔，未能迎来大器晚成的年体。

一位才人早逝了，一些庸人却赖活着，这人世有时是这样残

酷得没有公平！

其实，卢沉是有些过谦，甚至于对自己的艺术有些过苛

了。他哪里有那么多“失败”，他的每一个脚印都曾达到时

代的最高记录。在艺术的途程上，卢沉经历了情节性主题

绘画、现代水墨、写意性人物画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

闪光的表现。

一、《机车大夫》与红色经典

   

 卢沉艺术的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50代末到60年代

中，即“文革”之前的近十年时间，乃青年卢沉欲立之年。

卢沉于1958年自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毕业，先后于美院附

中及美院中国画系任教，以情节性主题绘画于水墨人物画

坛崭露头角，其代表作为《机车大夫》。此作以机车修理工

人送走刚刚修好的机车为情节契机，塑造了老中青三代机

车工人朴厚的形象。画中做揩手状的老师傅，半蹲半跪吸

烟的中年工人等形象尤其朴实可亲。它在构思上的妙处是

并不直接描绘机车大夫们为机车“诊病”的情景，也不直接20世纪70年代的卢沉

「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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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病愈出院”的那辆机车，只以弥漫在车轨上的一缕飘

动的烟，间接地使欣赏者想到那辆奔赴交通运输第一线的

机车已经出发。它在当时参加了第四届全国美展，是当年表

现工人形象的红色经典优秀作品之一。虽然水墨人物画技

巧远不及后来精绝，但已十分和谐完整，虽无自觉的现代感

追求，但右下角的铁轨形成的不等边三角形，背衬的机车的

方圆对比、黑红对比已经显示出他对平面构成的偏爱。而此

画更深层的意义却在于再一次证实了传统水墨人物画完全

可以在题材、情思和语言的转换中成功地表现现代化工业

题材、塑造现代工人形象，使虚无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双

双因之敛言。当然，卢沉为此画付出了超常的劳动，他要去

长卒店体验生活，又趁暑假精心绘制。据其学生张志中回

忆，曾亲见卢沉在美院附中三层楼的一个教室里苦心孤诣

于此画，竟半个多月没回家，卢沉的老母亲曾为他送去热乎

乎的鸡汤，此情此景甚为感人。

卢沉始终不积极主动地出版系统的画册，笔者尽管与

之甚熟亦不便在他病中翻阅其旧作，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其成就决不限于《机车大夫》。据笔者所知，他1959年所作

的宣传画《节日来了》（署名卢炳炎），被史家认为是“注重

用色的匀和及色线的节奏的宣传画”。它和年画相似，而受

到老百姓的喜爱；另一件作品是他对《当代英雄》的参与。

此画的素描稿和完成稿作为年画发表后产生了广泛的社会

反响，是应该列为红色经典的作品，此画原作在哪里，对我

一直是个谜。1999年笔者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大型画

册时，数次到中国美术馆库房选画，忽然发现墙角有一卷

画，打开一看竟是此画，当时如发现文物一般有说不出的

兴奋。据孙滋溪先生回忆，他1959年10月采访全国群英会

后有此构思，并在中央美院附中建议业务教师集体创作一

幅大型油画，为了赶在1960年“五一”节前展出，先画素描

稿，之后又据素描稿改绘为绢本工笔重彩画，十五位合作者

中卢沉为主笔，此画作为年画创1960年年画发行量纪录。

1999年入选《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时，归入中国画，仍依原署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业务教研组集体创作”。

一件如此具有时代英雄主义精神的力作，以因透视而

呈梯形的红地毯为主色块铺就了这巨画的“地”，又以两根

巨型圆柱撑起运巨制的“天”，无论从形式构成上，还是从

精神层面上都相辅相成地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其中必有

卢沉的心血汇入那集体的智慧，并以这集体的智慧使之体

现出当时艺术家的最高目标——亦即毛泽东所主张的“革

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为美术史

留下了那时代的典型艺术样式。

当然，卢沉的艺术思维并未限于红色经典的创制，在

20世纪60年代初，文艺政策曾得以调整，艺术家们大多意

识到他们自己应有艺术的“自留地”。据卢沉的学生回忆，

“1963年初夏，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走廊里，展现

了一批带着江南水乡清新水气的人物画，那些至今难忘充

卢沉、周思聪1980年在辽源煤矿体验生活 周思聪与丸木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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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灵动鲜活和浓郁江南气息的作品将年轻的我们带入了一

个遥远的如诗如幻的审美梦境。那批作品让我们认识了28

岁的，长于苏州的，有着一双善良清澈眼睛和内在柔韧个性

的卢沉先生。”这段话披露了卢沉的另一面。如果说这充满

江南水气的清新灵韵是卢沉的本真和艺术个性流露的话，

《节日来了》、《当代英雄》、《机车大夫》更多地显露了他

的才华。虽然《机车大夫》昭示了他水墨人物画的前途，但

艺术个性基本上被隐蔽起来，几乎全部无私地服从了公众

的审美需求，尤其在《当代英雄》中几乎看不出这位主笔的

笔痕。它并非不是精品佳作，甚至可以说彼时的集体创作是

充分发挥众长以提高艺术质量的法宝，然而这种“无私”的

群体意识在艺术创作中往往是艺术个性、艺术规律的对立

物，不宜轻易提倡。从构思方式来看，尤其《机车大夫》显

然受苏联现实主义情节性绘画影响，艺术语言亦多融入西

画塑形之长，这些正是卢沉日后反思的一个课题。

二、《清明》与现代水墨

“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卢沉和整个中国一

起进入了一个反思和务实的时代，或者说进入了一个艺术

规律苏醒和市场诱惑并行的时代。卢沉和周思聪同是他们

那一代人思想解放的先锋。但卢沉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的20多年中，其艺术观念和艺术表现的转变又有着渐次性

的演化。

1977年，卢沉与周思聪合作《清洁工人的怀念》，1978

年春卢沉作《月光如水照缁衣》。前者以清洁工人夜半得到

周恩来总理的问候为情节，后者为鲁迅肖像。这两件作品体

现出的共性是：对文化专制主义下艺术思维模式的摆脱，

对自己崇敬的人物发自内心的表现欲望的实现；表现于形式

的则是半工半简水墨人物画语言的灵动发挥。他自己说过：

“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那时候基本上我已经定型

了，创作道路、创作方法、艺术思想完全是当初学苏联留下

的那一套。所以我虽然不是搞油画的，但基本上是按照搞

油画的路子在搞创作，深人生活、搜集素材、打小稿、讨论

构图、放大，先画素描稿，然后再制作，基本上就是这个过

程。”

显然，《清洁工人的怀念》、《月光如水照缁衣》仍然

是属上述思维模式中的优秀作品，是卢沉思想解放过渡期

的第一批代表作。1980年的《摔跤手》以装饰风加染高法塑

形；1984年与周思聪合作的《草原月夜》，超时空的多情节

平面组合；1985年的《塞上竞技图》，写实造型与抽象色块

的运用，形式感日渐强化，是朝现代化水墨过渡的第二批作

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卢沉已经明确地表示同意“国

画要现代化”的趋向，并提出首先改变观念，打破旧框框，

“要把中国民间的与外国现代绘画相结合”，在造型、构

图、色彩上拓展中国画的主张。80年代末，卢沉的水墨人物

画的现代化探索结出了一批成熟的果子。在他1991年出版

的没有画题、没有目录的小画册里有几件小品，以浓淡枯湿

之墨，红绿黄蓝之色，平面处理之略形，纵横交错之墨线，

交织出一批准抽象的作品，且幅幅不同，看得出他不断求

新求异、变化常法的求索心态。他在一幅墨线与色块叠合

的，我称之为《无题》的方幅画上题了一大段文字并使之

组合为一个灰色块，那题识道：“线是线，面是面，重叠而

又互相独立，如壁书，如儿童涂鸦。十年辛苦求索，东奔西

突，年过五十仍似困兽斗。看似容易，而来之不易。1989年

9月13日的顿悟之后第一幅，卢沉于尘楼面壁居夜深人静时

候草此，志喜从此跳出苦海，进入圣地。”这段题识生动地

记述了他十年苦苦求索，突然顿悟何为天真自如境界的心

路，以及“跳出苦海，进入圣地”般的喜悦。有了这顿悟之

后第一幅，也便有了第二幅、第三幅……

然而卢沉并不把这些偶然得之的小品视为代表作，

他更看重1990年的《清明》。在这件作品中，他充分发挥

了空间调度的自由，画面上平置着不同远近、大小，不同角

度，不同透视效果的各种人物和现代交通工具，并以持伞

的老人为中心表现了清明时节城市里的各种不同情境和

各种不同人物的心象。整幅画以淡墨为基调，勾染、拓印

并施，如同一篇十分理性的抒情散文，毫无写意的纵肆狂

放，但那内在的忧郁的情思却深沉得扣着你的心魂，令人

去思味画外的余韵。类似的作品还有《风雨近重阳》（1992

年），仿佛是《清明》的姊妹篇，因为图中那位大夫的形象

较为真切，而使人想到在周思聪生病住院的日子里他那关

爱亲人、关爱天下人的一片无绪的愁思。遗憾的是卢沉沿

着这条思路精心制作的作品不多，只在20世纪末有两件

较大幅作品：《苍穹》（136cm×204cm，1998年）、《广场》

（137cm×236cm）。这两件堪称现代水墨人物画的作品，形

式、语言又有些新意，但比较而言，《清明》与《风雨近重

阳》应是卢沉现代水墨人物画探索的高峰，那正是他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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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破一般化”的、“独创”的、“表现现代生活”的“非

古非洋属于自己的东西”，也是重于“灵感式的设想”，充

溢着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品。

卢沉认为“创新的关键是思路的突破”，“中国画的人

物画要创新，至少在认识上要突破两个框框的束缚”，“一

个是人物画只能写实，不能变形”，“另一个框框是创作方

法只能是现实主义的”。《清明》所代表的正是对旧有的情

节性写实模式的突破，正是一种在超现实主义思路依然葆

有现实主义精神的现代人物画的诞生。

以上现代水墨人物画的探索，如同他也曾参与的周思

聪的《矿工图》给予艺术青年以深刻的影响，但也遇到了各

种非议和责难。卢沉自己在80年代初就曾坦率地说：“这几

年，我自己想得多，画得少。画了几张体现新思路的画，想

变，变不好，有许多生硬、不协调之处。好心的同志劝我不

要赶时髦、急于求变，风格是自然形成的。这意见原则上是

对的……但是我不愿意重复过去。我是这样想的，宁可四

不像，不能老一套。有新的追求，即使画不好，也比用老办

法熟练地画几笔更合我的心意。现在我的画，许多人不喜

欢，我自己也不满意。但是，作为新的思路，我依然很顽固

地在探索。”

三、老人、文人、醉酒及写意人物

在我看来，卢沉是不会玩的人。我只知道，自他迁居京

郊平西府后喜欢莳花种菜。前年春节给他拜年的时候，犬

子还高兴地收藏了题有“卢沉手植”字样的宝葫芦。当有人

问及他的生活状况时，他说：“我在郊区有个画室，有一片

空地，种竹子啊，种紫藤啊，种什么金银花啊，每天要整理

整理，或者说欣赏欣赏。”为此，他又称这“尘楼”曰“藤花

馆”。今年正月初四再访藤花馆时，那青翠的竹林已经失去

了呵护它们的主人，藤萝、金银花的枯枝宛如奔蛇走虺般的

草书空自缠绕于横平竖直的构成骨架上，廊厦里堆着若干

葫芦，已无人憨笑着往上题字……

在他生前我们聚会过几次，他只喝一点淡淡的干红，

没见他喝过白酒，没见他提着鸟笼子遛鸟，但他却画了那

么多醉酒的、遛鸟的老人，以及古代文人的肖像。其代表作

如1982年的《屈子行吟》，1985年的《太白捉月图》，1988年

的《笼中鸟》，1989年的《醉仙图》、《东坡先生行吟图》，

1990年的《红叶醉酒图》，1991年的《杜甫》、《鸣禽图》，

1983年夏，卢沉、周思聪合影于嘉峪关

卢沉1981年于中央美术学院

1993年的《米颠拜石》，1994年的《饮中八仙》》、《气功养

生图》、《醉归图》等等。其中《鸣禽图》与《醉归图》有多

种变体。人问之前后有无变化，答曰：“这种小的东西没有

太大的变化，因为是人家要的，比如人家要你画一个喝酒

的，要李白醉酒，人家给钱，我就给他画了（笑声），没有变

化。同时自己也喜欢喝酒的状态。人在这个世界上，痛苦、

苦恼多于欢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复杂，但喝醉酒后，

就显得单纯了，就什么也忘掉了，自己很高兴，这种状态我

也比较喜欢。现在就是画喝酒的画得太多了（笑），一动笔

就离不开喝酒的，没有别的（笑声）。”

卢沉是坦率的，没有半点伪装，我相信这话的真实性，

但客户与艺术家的关系可能要颠倒一下。首先是卢沉多年

来背负着过重的痛苦与悲伤，才请他的画中人替他喝酒、

玩鸟以解愁，才请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们出来代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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